
厦
 门
 大
 学
 图
 书
 馆

谁能漠视北京人艺的危机？！ 
宋宝珍 

作者赐稿 

- 

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笔者的一位研究戏剧的朋友，正打算放弃南方城市的舒适生活，千方百计

要调到北京来工作，我不得不提醒他将要面临的“北京居不易”的问题，谁料

想，他却根本不在意，只是一味地向我表白：“我离北京人艺那么远，你让我

怎么研究戏剧？！”是呀，北京人艺，在很多人的心目中，是一座高不可及的

神圣的艺术殿堂，离它近一点，就意味着可以更多地沐浴艺术的阳光，守望想

象中充满了灵性的艺术天堂。 

北京人艺，在它的艺术长河里留下了很多闪光的珠玑，无论是上个世纪的

《茶馆》、《雷雨》、《蔡文姬》、《骆驼祥子》，还是新时期以来的《小井

胡同》、《绝对信号》、《狗儿爷涅槃》、《天下第一楼》、《北京大爷》，

等等，它在不断地呈现舞台艺术的亮丽风景的同时，也丰富了“京味文化”和

现代生活的诗意，培养了很多以看戏为荣的观众。笔者曾经看到过一位观众所

写的散文，作者用深婉、细腻、生动的笔墨，洋洋洒洒地描述了他邂逅老演员

朱琳时的激动。毋庸多言，濮存昕所到之处，也总要引发追星族们的一片欢

腾。很多性格内敛、情感含蓄的观众，在面对爱人的时候，也许都不会轻易地

说出“我爱你”，但是他们却会自豪并坦白地承认：“我爱北京人艺！” 

爱从来不是无缘无故的，爱北京人艺也是一样，鲁迅先生在《伤逝》中说

过，爱是需要时时更新，爱是需要有所附丽的。然而，北京人艺，在它迈过了

50 多年的历史征程，跨入 21 世纪之后，给人的感觉已然是老牛旧车，安然踱

步，不那么新奇、生动、鲜活了，一句话，作为一个有生命的艺术创造本体，

一股自生自在的、盈溢着的、跃动着的艺术创造力正渐渐隐去，看到它所面临

的种种危机与困境，我们不得不承认：北京人艺正在“老去”。 

说它老去，是有事实根据的：1992 年，在北京人艺建院 40 周年的庆祝活

动中,一批人艺的老艺术家登台献艺,以原班人马演出了保留剧目《茶馆》,人们

在为其艺术魅力深深打动的同时,也表示担忧,那批身怀绝艺的老艺术家已经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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垂老已，于是不禁慨叹“《广陵散》从此绝响矣！”一种“无可奈何花落去”

的感觉从那个时候，就已经悄悄地进入了人们的意识。2002 年，在北京人艺建

院 50 周年的庆祝活动中, 依然是复排的《茶馆》在支撑门面，这倒颇有“似曾

相识燕归来”的味道，所不同的是换了一批新演员，连带着演出的还有《雷

雨》、《蔡文姬》、《狗儿爷涅槃》等老戏。诚然，一个成熟的剧院应当有一

大批保留剧目不时上演，但仅有保留剧目而无创新之举的剧院，它的锐气与活

力又体现在哪里呢？如果说十年前老去的是演员，那么这一回老去的是戏剧，

难怪有观众责问，“人艺，难道你就真的再也拿不出新东西？”如果 60 周年、

70 周年之后，北京人艺还是躺倒在几个老剧目上，心平气和地吃家底，那么观

众一定会说，“想说爱你不容易！” 

也许老去的还有那份心态与姿态。作为中国话剧的龙头老大，在经历了数

十年的艰苦创业,取得了辉煌成绩,创立了人艺表演学派和艺术风格之后,人艺向

何处去,便成为这个艺术团体所面临的新课题。曾经的成功和辉煌的历史，已然

圈定了它的生存方式，限定了它的艺术创造模式，北京人艺背负的历史包袱是

如此厚重，它所担负的使命是如此沉重，这无形中加大了它自身的革新成本，

增加了它变革的危险系数，无论是何去何从都难得四面威风、八面玲珑，于是

为了规避风险，避免失误，它情愿谨慎小心、维持现状。它像一艘动力不足却

体积巨大的航船，面临着加速困难、转向艰难的麻烦。 

近年来，北京人艺频频遭遇无奈和失意：2000 年，在纪念曹禺诞辰 90 周

年时，人艺推出的改编、创新的曹禺戏剧，没能取得预期的良好的社会效益，

却引发了老戏迷的不满和评论界的争议；2002 年，北京人艺的三台小剧场话剧

赴上海演出，历来颇受欢迎的北京人艺的戏剧，这一次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观

众冷遇和票房败绩。2004 年，北京人艺在远离中国艺术节 15 年之后，参加了

这一年的艺术节演出，但结果却与奖项无缘，令热爱它的观众也心存茫然。 

北京人艺怎么了？作为一名北京人艺的戏剧拥趸，我相信很多热爱它的人

心里都藏着这样的疑问。当我自己像《皇帝的新衣》里的傻孩子一样，说出眼

里的事实——北京人艺的危机的时候，我依然相信它有这种把危机变成转机的

能力。 

困扰北京人艺的难题之一是艺术理念问题，即如何守卫传统与如何探索创

新的问题。围绕人艺风格,人们大致存在着两种看法：一是认为北京人艺要保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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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典剧院的风范，就必须坚定不移地维护自己固有的传统。不停地翻演旧剧可

以说正是这种理论付诸实践的结果。二是认为人艺的风格是特定时期东西方文

化相互撞击的结果,不可重复，在其鼎盛时期过后，必须改弦更张。一系列被认

为是偏离了人艺风格的“新锐戏剧”是这种思想的产物。 

新与旧由于理念的不同相互掣肘，没有形成竞争的良好机制却构成了相互

掣肘的格局。守卫传统正日益演变成一种堂吉诃德大战风车的悲壮，但是人艺

的传家宝——传统的血脉与底蕴到底是什么，却谁也说不清，或许人们希望在

那些前人创造的旧剧中显露其庐山真容，但是一味守成，照葫芦画瓢，是否会

变成墨守成规、固步自封呢？同样，创新之“新”也是一个无法量化、难以界

定的标准，于是创新运动就变成了一场缺乏理论、没有目标，跟着感觉走，

“打到哪儿指到哪儿”的一场喜剧，如果这样下去，是否会变成邯郸学步，失

却原有的艺术个性呢？人们有理由这样怀疑。其实新与旧，真的矛盾得不可开

交吗？对于观众来讲，他们只要看戏，看好戏，别的都是次要的问题。传统戏

的演出被观众讥讽为“少妇露出的老牙”，而创新戏剧又被观众数落为缺乏创

意，于是，新与旧都面临尴尬。当翻演旧剧无法做到原汁原味，满足不了人们

怀旧情绪的时候；当求新逐异，标新立异，闯不出一条令人信服的艺术通途的

时候；南呢，北呢？东呢，西呢？新呢，旧呢？北京人艺走到了艺术的十字路

口，彷徨复彷徨，进退皆迷惘。 

困扰北京人艺的难题之二是自身定位问题，在社会上媚俗化与商业化的艺

术倾向渐趋严重时,人艺想要保持住自身严肃、高洁的艺术品格,这需要艺术的

眼界，需要坚持的勇气，也需要超凡的定力。在现实中，北京人艺其实一直试

图扮演好多重角色：首先它要有主流戏剧的特点，不能一味瞄着阳春白雪，造

成曲高和寡，因为它不是类似于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那样的高纯度的艺术剧

院，它的演出最好能够做到雅俗共赏、老少咸宜；其次它是一个由北京市政府

出资掌控的剧院，必要时得承担相应的政治宣传，演演《好人润五》、民房改

建以及“抗非典”一类的戏，这些戏多半是应时的二流、三流的剧本，因此也

就造出了北京人艺二流、三流的演出。生存在世俗的地面，北京人艺当然不能

顶着房顶上天，上不了天它就只有匍匐在世俗的地面，它似乎总担心被主流社

会抛弃在现实荣耀的边缘，因此它也会跟上趋之若鹜的人群，去追赶评奖的时

潮；它似乎也担心一不小心就脱离了时代的大潮，因此力不从心地想要去引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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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锋、流行与时尚的风骚。一忽儿是解构经典，给《日出》加点料，给《原

野》改改版；一忽儿又是“向曹禺前进”，回归“现实主义”，恨不得把时空

都改回到几十年前；一忽儿是把自己定位为大众剧院，要广招观众、降低门

槛；一忽儿又端起精英的架势，瞄向消费的高端，让门票猛往上蹿。 

北京人艺需要明确自身的定位和使命，而不是像目前这样，在仓促与匆忙

中，盲目地冲撞与奔突，缺乏思想的一致性和行动的连贯性，结果是逐渐失去

了“任凭风吹浪打，胜似闲庭信步”的大度与雍容，使原本具有的精、气、神

儿，韵、味、范儿，变得模糊不清，失去了生动与鲜明的特性。 

困扰北京人艺的难题之三是创作主体的问题，即在戏剧创作中如何处理好

剧本的文学品格、导演的艺术构想与演员的形象创造的关系。新时期以来，在

话剧艺术的创作流程中，一个突出的现象是，真正的主角不是台上的演员而是

台下的导演。于是某个戏剧一经上演，人们会说这是某某导演的戏剧。这正好

从一个侧面说明，当一台戏剧成为导演一个人的精神狂欢的时候，演员艺术创

造的主观能动性就被抛向了一边。戏剧是综合的艺术，这是一个基本常识，一

台成功的戏剧，好的剧本、导演、演员、舞美缺一不可，怎么可能只成全一个

“万能的”导演呢？  

辉煌时期的北京人艺，有现代文学的巨匠郭、老、曹拱手送上剧本，这不

仅奠定了人艺的风格，也成为其艺术品位的保证。现如今，用不着导演在舞台

上制造陌生化效果，从剧作者到剧本，观众全都感觉陌生。无论导演怎样使出

浑身解数，在舞台上折腾，使二流的本子成为一流的演出，也是很困难的事

情。焦菊隐先生曾经提出艺术创造中的三个重要元素：深厚的生活基础,深刻的

内心体验,鲜明的人物形象。这三点经验几乎都与演员有关，正是因为他注重启

迪和培养演员，才使北京人艺的艺术创造力显得那么强大，那么不同一般。 

北京人艺的一批中青年演员已经崛起，这是难能可贵的事情，但是他们中

的大多数，不仅没有自己的原创话剧代表作，甚至也没有表现自己独创魅力的

角色，这又是满可惜的事情。 

困扰北京人艺的难题之四是审美能力的问题，之所以要提出这个问题，是

因为人艺这几年的艺术取向不仅游移不定，甚至还曾经出现过判断的误区，上

演过一些只演出几场就草草收兵的戏。审美能力，好比是一部好枪的准星，一

台天平的轴心，它能大致估算出一部即将上演的戏的分量，也能大致衡量出一



厦
 门
 大
 学
 图
 书
 馆

台演出的艺术质量。往小处说，审美能力决定着北京人艺的艺术判断力，关乎

选什么样的剧本，排什么样的戏，预期达到什么样的艺术水准等问题；往大处

说，它决定着北京人艺的艺术追求、价值取向甚至剧院的未来走向。 

长期以来,人艺在戏剧实践中,在历练自己,走向成熟的过程中,也培养了钟

情于它的一大批观众。焦菊隐先生在世时,就致力于打破戏剧之“我演你看”

的局面,特别强调“欣赏者与创造者的共同创造”。这种艺术创造方法,缔结了

观演之间的一种精神默契,戏剧的艺术呈现只有与观众的心理预期相适应,才能

产生强烈的共鸣,反之,观众就会说,“这不像是北京人艺的戏”，并因此不买

账。要保持北京人艺的风格，并且使它在发扬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地革新、发

展，就需要北京人艺的艺术创作核心，自己先要有准星、有准谱，否则就会带

来艺术生产的盲动。 

中国只有一个北京人艺，因此，我们不能漠视它的危机。北京人艺所存在

的问题，有些是外部因素造成的，有些是存在于自身的体制内的。把北京人艺

选作剖析的对象，是为了让人们通过典型看到一般，从而引出新的思考，应对

新的挑战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 本文写于 2005 年 11 月） 

 




